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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与认同: 青年中产群体参与

马拉松的社会文化解析

■ 王 健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当前，在中国一二三线城市人群的生活方式中，诸如快走、广场舞、
塑身等各种形式的健身文化活动十分普及，尤其是近几年兴起的城市马拉松运

动日趋流行且具有巨大商业价值，以至于是否能够举办马拉松比赛成为评价一

个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马拉松运动因具有深度休闲特征、社会心

理功能以及运动时尚意义，由此促使青年中产群体成为了城市马拉松的参与主

体;同时，通过参与马拉松运动，青年中产群体跑者达到了对身体的规训与掌

控，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因地位恐慌而带来的焦虑，进而实现了以身份彰显为

特征的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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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将体育视为研究和认识社会的一种常规性工

具，认为当代体育的社会意义是直接联系或者根本相互依赖于更广阔的社会变革之中，影响人

们对暴力、身体习惯和情感表达的控制，并将体育和休闲视为严肃的社会现象加以考察，认为

“体育知识即社会知识”［1］。当前，在中国一二三线城市人群的生活方式中，诸如快走、广场舞、
塑身等各种形式的健身文化活动十分普及，尤其是近几年兴起的城市马拉松运动日趋流行且商

业价值巨大，以至于是否能够举办马拉松比赛成为评价一个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有研究者指出，跑步从 20 世纪开始就作为一种亚文化，经历了从作为少数人的追求到有利可图

的产业再到高度流行的运动的转变
［2］。中国田径协会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参加马拉松运动的

人数从 2016 年的 280 万人次增加到 2017 年的 498 万人次，增长了 77． 9% ;参与这项运动的主

力都是24 － 29 岁以及 30 － 34 岁的青年跑者
［3］。正如乔治·瑞泽尔(George Ｒitzer)在其畅销著

作《社会的麦当劳化》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之所以关注麦当劳，是因为它是我所说的麦当劳化

这一影响广泛的过程的一种重要案例。”［4］
同样，城市马拉松运动也早已超出了锻炼身体的简

单范畴，而转变为一种具有多种社会文化内涵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蕴含着有关当代健

身活动诸原则的社会文化意义。因此，本文尝试探讨城市马拉松运动所具有的现代社会功能和

心理意义是如何让青年跑者坚持不懈而又乐此不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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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竞赛到健身: 跑步的缘起与发展

一般而言，跑步( running)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此项运动的一种比较笼统的说法。根据

《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跑步是指按照一定姿势往前跑，多指一种操练科目或锻炼方式。而维

基百科有关跑步的词条指出，跑步是人类陆地运动的一种方式，它使人能够快速移动;跑步是一

种步态，以双脚在腾空阶段中能同时离开地面为特征
［5］。作为具有竞争性的赛跑，起源于各个

地区的宗教节日。有记录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 776 年在古希腊雅典举办，马拉松

项目直到 1896 年才被正式纳入奥林匹克竞赛项目之中。虽然马拉松运动起源于古希腊的军事

用途，但是今天的城市马拉松运动实际上与现代性的发展紧密相关。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跑步主要是一些运动员为了提升自己在正式比赛中的成绩而选择的

一种运动方式。主要突破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那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把运动作为健

康与福利政策的一部分。由于易于组织、对技术和设备要求低，跑步很快就成为许多国家运动

比赛的主要项目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末，约有 40 场跑步比赛在美国举办，到 1977 年达到了

200 场。随之而来的变化则是参与者的构成特征，从 1896 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之间从以专业跑

者为主，逐渐变为了业余跑者占据更大比例，马拉松之前所特有的精英运动的特征也只是成为

了这一项目的一个方面
［6］。有研究者指出，跑步集中于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原

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表现在居住条件的改善和财富的增加，使得人们有更多自

由支配的时间;二是传媒因素，主要表现为电视机的普及，使得人们获得信息和图像更加便捷，

电视提供了一种能分享成千上万观众参与感的途径;三是人口因素，二战后“婴儿潮”下成长起

来的一代具有质疑和挑战权威的特点，而运动成为表达自我决定( self － determination) 的新形

式，跑步在其中传达着一种新的叛逆意义
［7］。

实际上，在科学史上发现跑步锻炼有益身体健康是 20 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20 世纪初，

跑步甚至被认为具有弱化心脏功能进而缩短寿命的不良后果。1953 年，英国研究者杰里米·
莫里斯(Jeremy Morris)通过对英国运输工人的开创性研究，指出锻炼有助于身体健康，进而成

为锻炼科学和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的发起者。莫里斯研究发现，与爬上爬下的售票员相比，整天

坐在驾驶室的双层巴士司机更容易患心脏病。他认为，锻炼有助于降低心脏病的患病风险。之

后，马拉松、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公路赛先于医学研究，最先促进了跑步这项运动的发展，跑步

也最终被视为一种有益于健康的体育锻炼形式。
殊途同归，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消费和精神需求逐年增

加。随着社会大发展一起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在因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和生活焦虑的影

响下，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超重和肥胖问题愈来愈多，由此对自身健康的提升和良好

精神状态的追求日趋强烈。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以马拉松为代表的跑步健身活动，

作为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城市大众体育休闲的重要组成部分，恰恰满足了当代青年群体对健身与

休闲的巨大需求。

二、深度休闲: 作为青年中产群体健身时尚的马拉松

《2015 年中国体育人群调查研究报告》显示，高学历、高收入以及高职位是中国体育人群的

主要特点，“强身”“爱秀”“观赛”已成为体育消费人群的三大标签。与以往相比，城乡居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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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人数的百分比明显增加，人均体育消费水平大幅提高，体育锻炼也逐渐成为了一种时

尚的生活方式
［8］。与此同时，由爱燃烧、虎扑跑步、上海跑步者联合发布的《2015 年中国跑者调

查报告》显示，跑者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占比达 68． 5%，年薪 5 万元以上的人占比约

72． 5%，基本属于高学历、高收入人群;跑者所从事的职业大部分以互联网、政府、教育、医疗、金
融、房地产行业为主

［9］。以上人口统计学调查结果表明，跑者主体的特征基本符合年收入高于

4． 2 万元(4． 2 万元是 2014 年城镇个人年收入的平均值)、白领职业和高等教育三个标准，而

2015 年国内学者的一项社会学调查指出，从事白领职业、拥有大专以上文化和高于平均收入则

是确定国内中产阶层身份的客观标准
［10］。由此可以看出，跑者主体属于社会学界所定义的中

产阶层群体范畴。那么，青年中产阶层为何会如此热衷于城市马拉松，需要从这一运动所具有

的社会与心理属性来解释。
首先，城市马拉松作为一种相对“耗时费力”的体育休闲活动，青年中产群体具有参与这项

运动的诸多优势。相对于底层劳动者的整日奔波，青年中产群体主要从事专业技术、企业管理

等工作，学历较高且掌握文化资本，而且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大多拥有规律的工作时间，

是新的有闲阶级
［11］，休闲已经成为了这一群体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研究者通过研

究强调了消费和休闲不仅是生活方式的主要形式，而且能够更准确地表达青年中产阶层的独特

性
［12］。国外学者斯特宾斯(Ｒobert A． Stebbins)在 1973 － 1976 年间，为了描述他所遇到的坚定

不移并且认真对待休闲爱好的那些人，创造了深度休闲( serious leisure)①一词。这一概念指的

是“参与休闲活动的个体有系统地从事业余、嗜好或志工的活动，他们投入如事业一般的专注，

并借此机会获得及展现特殊的技巧、知识及经验”［13］。深度休闲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1) 持

之以恒，即参与者需要不断克服活动中的困难才能获得积极的情感;(2)职业性，参与者需要把

活动视为一种长期的事业来看待;(3)个人努力，参与者在活动中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了解并

掌握活动所需的技能、训练或者策略;(4) 持久的利益，活动的结果可以使参与者获得诸如尊

重、自我实现、自我表达以及社会互动等方面的益处;(5)特有的气质，参与者通过不同的着装、
语言以及行为，表现出特定的亚文化;(6)显著的社会认同，参与者对这项活动有着强烈的认同

感。因此，深度休闲对于参与者而言具有深层的满足感和存在感，参与者通常不仅仅是参与，而

是将该休闲活动视为生活的一部分，以自由自在的心情去参加活动，认真地向目标迈进
［14］。马

拉松运动明显体现出“深度休闲”的特征。因此，正如休闲社会学家杰弗瑞·戈比(Geoffrey
Godbey)所言，“跑步成为了让人满意的精神表达方式，跑步作为一种特定的活动更能满足某些

特定人群的精神需求”［15］，马拉松恰恰满足了青年中产阶层的体育休闲需求。
其次，城市马拉松蕴含着诸多社会心理功能，契合了当代青年中产阶层对于理想自我与精

神生活的追求。已有研究指出，当代的青年跑者已经变成了模式化的个体:训练有素、高效、自
控

［16］。在由跑步所提供的知识中做出自主性选择，有助于青年跑者在社会中的个体化进程，跑

步也为个体提供了一种超越自我的途径。有关跑者如何对长跑这项活动变得忠诚，有研究表

明，作为一种健身活动的长跑，包含了一种行为和心理上的连接，持续不断地参加长跑增强了个

体的自我概念，进而导致了他们对长跑的一种强烈的态度和忠诚，当长跑具有更深的意义或者

成为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时，就会发展为忠诚
［17］。还有研究者通过采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

长跑的心理和社会益处，表明了对长跑的执着满足了大量的个体需要，包括健康、健美、接纳、归
属感、自尊、自主性、能力等

［18］，这些在心理层面上，完全契合了已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青年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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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显示出的强烈的竞争精神、进取意识，以及看重成就、动机、职业、社会伦

理，希求通过勤奋工作追求自我实现、寻求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的特征
［19］。

再次，城市马拉松之所以在当代流行，因其具有明显的青年运动时尚的特征。时尚是指一

个时期内，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其传

播和发展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是流行
［20］。某一时尚的出现，需要具备物质和闲暇的条件，物质的

相对充裕可以保障参与者没有衣食之忧，而闲暇则保障了时间上的投入。鲍德里亚( Jean Bau-
drillard)就指出，时尚作为一种现代性现象，仅仅存在于现代性的结构中，现代性是一种代码，时

尚就是其象征。学者凯尼格(Ｒene Koenig) 认为，时尚在表明阶层所具有的微妙差异上起着重

要作用
［21］。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个体主义在青年群体中的盛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有些与众

不同，以便与他人相区别。由于“时尚是对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把个人

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提供了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

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22］，而马拉松运动本身就具有时尚这种功能。整天运用自己

的身体进行重体力劳动的人们，往往没有时间从事慢跑和健身之类他们视为“装腔作势”的活

动
［23］。“跑步是一项要长期坚持的运动，需要每天都拿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和精力去户外践

行，在忙碌的中国，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24］
因此，作为既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又有一定闲

暇时间的青年中产群体则完全有条件追逐这一时尚。
最后，城市马拉松因为具有时尚消费的符号特征，进而也就具有了一种阶层区隔功能。就

像已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男人以体魄为中心、女人以美为中心的文化信仰，是中产阶层修辞

的另一种隐秘形式……健身不只是为了体魄的强健，同时它更包含着瘦身的内容……肥胖在中

产阶层看来是对他们实施的不能忍受的美学冒犯。”［25］
于是，“瘦身”成了阶层身份的一种身体

时尚，而作为减脂运动中重要方式且便捷高效的跑步，就成为了青年中产阶层的重要选择。此

外，马拉松不仅仅时尚，而且还成了某种成功人士的标配，进而带有明显的运动优越感。比如，

中国内地的一些著名企业家(王石、潘石屹)、两岸三地娱乐明星(孙楠、徐濠萦、任家萱)都曾为

了显示自己的追求，纷纷把马拉松的奖牌当作自己的勋章。
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曾指出，休闲长时间以来被视为证明人的地位和声望的一种手

段。参与马拉松运动所需的日常坚持与物质上的付出，普通底层大众难有主动意识和富余财力

可以投入其中。因此，作为生活方式前卫、具有独特的消费意识、购买力活跃的消费主力军，也

是社会时尚的引导者的青年中产群体
［26］，为了克服所谓对跌落到底层的“恐慌”［27］，极易被具

有健康、塑身甚至炫耀性运动消费功能的马拉松运动所吸引。总之，具有一定经济地位的青年

中产阶层，在相对可控的闲暇时间里，通过长跑健身运动这一消费手段，间接提升着自身的社会

资本以彰显自我的成功，马拉松因此也就成为了青年中产群体更乐意参与的一种运动休闲

时尚。

三、身体的规训: 作为青年中产群体自我呈现的马拉松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生物性实体的身体已经“消解”，而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建构的产

物，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不稳定性。身体并不仅仅是一种肉体单位、自然器官，也是社会性和文

化性的生命单位。换言之，人体既是一种具有形体的物体，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特殊

的象征形式和载体，是人类思想观念与想象的对象和基础
［28］。西方研究者往往把身体看成一

个处在生成(becoming) 过程中的实体，是一项应当致力打造的工程(project)［29］。随着对身体

的一种科学和工具化取向认知的发展，科学而又专业的健身知识逐步丰富，规训技术扩展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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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休闲领域。因此，城市马拉松作为对身体进行重塑的一种活动，青年跑者积极投身其中，随着

跑步技能的提升，青年个体在不断获得他人认可的同时，其自身的价值和信念也会通过马拉松

这项活动而得到确立。
在社会学领域中，很多社会学家都对身体所具有的社会表征与符号意义进行了相关的探

讨。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就认为，身体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大因素。在布尔迪厄(Pi-
erre Bourdieu)看来，身体至少发挥着三重作用:记忆、学习阶层习惯以及标志社会地位。个人的

历史与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紧密相关，并在身体中以习惯的形式沉淀，身体是下意识传递社交本

领以及(食品、体育、审美)品味的工具;身体是身份(它指出“我是谁”)的恒定因素，它保证对于

自己和对于他人的继续存在
［30］。身体作为个性化因素以及分离自身与世界、自身与他人的工

具，是社会意义的接收器，是社会的象征，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对于身体所采取的思路，往往会符

合其所处的社会位置，它为青年跑者提供了身份的轮廓和“做自己”的感觉。青年跑者的身体

在消费文化中越来越居于核心地位，凸显了青年跑者的“展演性自我”(performing self)。跑者

把身体作为可以修整的客观对象，通过定期锻炼、健康规划、饮食调节、服饰配搭等手段，对其进

行精确校准、悉心照看、全面重构和细致呈现，进而全面掌控了身体，通过这种掌控，满足了处于

不确定和压力时代中的青年中产群体对自主性和确定性的需求。
正如希林(Chris Shilling)所言:“身体不再是某种外在给定的东西，在现代性的内在指涉系

统之外运作，而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社会生活的反思性组织，乃至于我们要负责设计自己

的身体。”［31］
福柯曾分析了与权力机制相关的身体，尤其关注“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在

现代性情境中的出现，规训机制能制造出“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y)。在福柯看来，规训过程

对身体的生产至关重要，一种经过锻炼的、有效的、驯服的身体是现代运动锻炼中的主要目标之

一
［32］。福柯认为，在消费文化中所表征的身体，“我们发现了一种新型投入，不再表现为通过

压制实现控制的形式，而是通过激励实现控制的形式。‘想脱就脱———但拜托要苗条瘦削、有

型有款，肤色健康! ＇”［33］
社会心理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指出，对于身体的管理和形塑越

来越成为自我形象呈现的核心，青年群体追求健身、节食和全身保健的产业不断壮大，也支撑了

上述趋势
［34］。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认为，“对身体保持规训是优秀的社会

能动者固有的一种能力”，“对身体有规律的控制是自我身份认同之个人生平得以维持的基本

手段”［35］。因此，城市马拉松可以让青年跑者的身体得到合适的规训和重塑，运动技术和运动

过程有助于自我监控。此外，正如“您的体重就是您的社会等级的宣言一样，一百年前肥胖是

成功的标志，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肥胖是中下阶级的标志。与中上层阶级和

中产阶级相比，中下阶级的体重是前者的四倍。”［36］
这说明了跑步健身具有潜在的阶层属性。

鲍曼(Zygmunt Bauman)曾指出:“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的过程，导致了许多意义深远

的变化;然而，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变化是人们为了符合社会身份的要求而接受的训练和改

造。”［37］
因此，社会阶层这一因素会显著影响普通大众采用何种方式塑造自己的身体，也影响了

赋予特定身体形式的符号价值。处于当代社会的青年中产群体，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由此带

来的身份焦虑，会更乐于把身体当作可以形塑、装饰和训练的对象，通过参与跑步锻炼，让身体

在其中得到“规训”和“改造”，以便迎合大众审美和自我的心理需求，进而提升自己的社会

资本。
总起来看，正如法国社会学者迪雷(Pascal Duret)所认为的那样，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

现的体育实践活动(身体疗法、健身、跑步)已发展到极致，最终使得个体成为了其身体的产物。
因此，个体想要改变生活，只需改变身体

［38］。原因就在于，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社会系统让

不管处在什么社会位置上的个体，都暴露在越来越多的环境风险和技术风险之下，身体因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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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中的核心要素，对于身体的关注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有越来

越多的人愈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体型和外表
［39］。因此，马拉松运动中所包含的对青年跑者

体力、耐力、肌肉等的要求，不仅符合了青年群体对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美学的要求，更迎合了

中产阶层对身体所应具有的精神象征意义的追逐。城市马拉松也就自然成为了青年中产跑者

构筑的自我呈现的绝佳场域。

四、跑动的自我: 作为青年中产群体建构认同的马拉松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是由泰弗尔与特纳( Jonathan H． Turner)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这一理论强调团体现象有不可化约性(non － reductionistic)，换言之，群体现象无

法以个人行为或心理的观点得到圆满解释，主张从社会范畴化( 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性比

较(social comparison)与团体竞争等现象来探讨团体特性、团体发展、团体作用及团体关系等问

题。泰弗尔把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定义为“个体知晓他( 她) 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

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group membership) 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40］。也就是说，

认同就是指个体在意识到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后而形成的相关情感与价值判断，是一种根源于

群体成员身份的自我概念(self － concept)。如个体知道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种族、公司、学校或

班级，形成和所属团体成员身份相关的情感与规范。当前，跑步已经不再是一种孤独的运动，而

是具有团体组织性的一项运动。比如，马拉松长跑爱好者都会有自己所属的跑团或者俱乐部，

这种众多自发产生的小规模团体已经成为满足青年跑者自我提升、情感互动、确定身份归属以

及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平台。
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个体为了追逐自身的价值和地位，进而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认可，

都希望能有更为迅速的发展与改变，渴望理想的生活、事业或目标都能一步到位。其中，青年中

产群体的焦虑显得尤为突出，已经成了迅疾变迁背景下的“时代症候”［41］。有学者通过调查指

出:“压力和焦虑对中产身份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使许多人虽在物质条件方面具备了中产外

壳，但内在却缺乏中产心态。”［42］
改革开放 40 年来对于当代中国人的个人生命史而言，期间所

遭遇的激荡的身份变迁以及带来的身份与认同的混乱不言而喻
［43］。由于“在社会等级结构中，

中产群体是最为敏感的群体;在社会变迁中，它又往往是最为脆弱的群体，这一切都成为中产阶

层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和对社会地位的焦虑之源”［44］。因此，青年个体必须对其基于感知到的

风险、焦虑、不安以及不确定基础上的自我认同做出选择。进而，中产青年这一群体的认同就成

为一种需要面对的问题。
跑步运动(尤其是马拉松)可以作为一种过渡仪式，成为中产青年群体跑者彰显身份或巩

固地位的一个重要步骤，更可以在现代社会中作为寻求社会认同和团体精神的渠道。青年跑者

可以通过这一过程获得较为一致的自我形象或更符合自己期待的社会认同。已有研究指出，青

年跑者通过对跑步文化的参与，这一运动所具有的仪式、故事、符号将在跑步生涯中得到发展，

个体从中所获得的文化资本将反过来增强个体作为一名跑者的认同
［45］。以马拉松为代表的跑

步运动给作为深度休闲参与者的青年中产群体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强化的社会认同，为他们提

供了一种基于休闲身份之上的互动空间。由于在跑步中，青年跑者会置身于所在的特定跑步爱

好者这类社会群体中，其所拥有的社会身份就会更加突出，当个体的锻炼行为整合到自我认同

中后，青年跑者就会更加乐于参与并维持这种身体活动。跑步爱好的维持主要通过个体自我决

定(self － determined)的内在心理力量驱动，青年跑者的社会认同感由此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当

行为的意义和个体认同的意义相一致时，社会认同就可以预测青年跑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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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关对认同和身体锻炼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与各种体育活动相关的身份( 如运动

员、锻炼者)和参与运动、锻炼、身体活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相对于并不认可自己跑者

身份的个体而言，对跑者身份有着强烈认同的青年个体，在跑步方面有着更高的自我效能感、更
高的跑步频率以及更持久的耐力;青年跑者的认同也很好地预测了四周以后的跑步行为

［46］。
总之，青年个体对健身团体、跑步团队或者其他运动团体越认同，就越会被激励，发现并遵守作

为团体成员所要求的标准、价值和理念;完成的跑步占比越多的跑者越认同他们的跑步团体，就

越不会相信其所属的跑步团体将来会解散。因此，马拉松爱好者组织或团体也就成为了青年跑

者构建认同的一个有效的社会组织空间。

结语:作为“日常世界里焦虑的经济动物”［47］，被视为现代社会中“消费前卫”、“社会的稳

定剂”［48］
的青年中产群体仿佛成了消费社会中的群体社会心态的集中写照。从目前以城市马

拉松为代表的长跑热潮中可以看出，跑步健身已然成为青年中产群体消解或者治愈社会焦虑和

地位恐慌的一剂良药。“我们在试图找寻我们是谁时，常常会诉诸某种社会活动，以揭示那个

‘隐藏的＇自我。因此，对自我的探寻，就会涉及我们做什么，这种活动通过它可能发展出的才干

和能力，会告诉我们自己是谁。”［49］
同样，青年中产群体跑者通过积极参与长跑运动，既间接表

达着自己的阶层身份，又在繁琐工作与琐碎生活之外寻得了另一种精神意义。比如，选择适合

自己的运动装备，成为了青年跑者的一项专门活动，这不仅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还需要有

长跑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力。因此，马拉松对于青年中产群体跑者而言，早已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通过长跑，青年跑者们找到了一条充实生活的途径，马拉松最初的健身功能也逐渐让位

于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让位于长跑运动背后的身份彰显和自我提升。
总之，青年中产群体跑者通过积极参与马拉松运动，感受着其中所蕴含的身体、哲学与消费

意义，缓解着身份的焦虑，进而建构起了社会认同。青年跑者通过马拉松运动直接掌握着身体

来应对周遭看似混乱的生活状态，彰显了跑者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个体化，在不确定性

逐渐增加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种控制感，进而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主体性的回归。也正因如此，

城市马拉松，早已使得与身体相关的整个文化产品和消费超出了运动的范畴，使得青年跑者表

现出了一种“身体崇拜”，成为了青年中产群体追逐的理想生活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青年跑者

将身体和闲暇主动让渡给这种颇具仪式感的身体实践进行规划，城市马拉松最终也就象征性地

成为了青年中产阶层的一种时尚文化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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